
编者按 ： 本期 刊发 的谭 皓 、马 思 宇 、赵峥 、
王 荣华 、孙 扬五 位作者 的 文章 ， 都 是 年 月 曰

至 月 日 在杭州 召 开的
“

第
一

届抗 日 战 争史 青年 学者研讨会
”

的参会论 文 。 会议结 束后 ，论文评

选委 员会从 中选取半 数文 章 ， 自 今年第一 期开始 陆续 刊登 ， 以 飨读者 。

近代 日本军方首批留华学生考略

谭 皓

内容提要 年末 ，
日 本 明 治政府陆 军 省派 遣八 名 军 官 来 华 留 学 ， 是 为近代 曰 本

军方派 出 的首 批 留 华学 生 。 八人 曾 先后在上海 、天 津 、
北 京 学 习 北 京 官 话 ，

直 至 翌年年末

中 曰 围 绕
“

牡丹 社事 件
”

的 谈 判 陷入僵局 ，
日 本 以 为 和谈 无 望 ， 战事将起 ， 才将其陆 续撤

回 。 所 以
， 他 们前后 在华仅一年时 间

，
而其他不利 因 素 也影 响 了 留 学效果 。 然 而

， 此 次 陆

军军 官 来华 留 学 实 为 日 本军方 策划侵 略亚 洲
“

大 阴谋
”

的 前奏 ， 标 志着 日 本 军方 通过分批

派遣 军官 来 华 留 学 、侦察 ，
以便为 对外侵略扩张服务 的 阴谋就 此展开 。

关键词 留 华 学生 日 本陆军省 留 学 留 学 生

年末 ，
日本军方首次派遣八名军官来华留学 。 这也是继 年明治政府在遣使缔结 《 中

日修好条规 》之际首次派遣七名 留学生来华后 派遣的第二批 留华学生。 相较于 年七人来华

时清晰的
“

留学
”

目的 ，
此次陆军省在派遣 目的上却有些遮遮掩掩 。 而学界对其史实亦有诸多不明

之处 。 如奉命来华者究竟有谁 ？ 是何身份 ， 留学生乎 ？ 军人乎 ？ 间谍乎 ？ 何时来华 ？ 在华有何

活动 ？ 陆军省为何此时派员来华？ 有何阴谋 ？ 通过派遣 又有何得失 ？ 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

本文拟通过解读 日 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 、 国立公文书馆保存的相关原始档案 并与 《对支 回顾录》

及时人游记 、书简等史料的记述相互印证 对这段史实进行具体考证 并对上述问题做
一

深人

探讨。

① 关 于这段历 史
， 学界论述不 多 。 如戚海 莹的 《近代 日 本的对华谍报活动述论》 （ 《

理论学刊 》 年 第 期 ）

一文在梳理 曰

本早 期对华谍报活动时 ， 对此次派遣只 字 未提 ；
日 本学者小林一 美的 「 明 治 期 日 本参謀本部 対外谍報活動—— 日 清 義和 团

日 露三大戰争 二向 」
（
收录于滕維藻 、奥崎裕 司 迂扣編 『 東 世界史探究 』 、 汲古 書院 、 丨 年

）

一文虽 言及此事 但仅将 其

作为谍报活动一笔带过 ；
而桑兵的 《近代 日 本 留华学 生》 （ 《近代史研究》 年第 期

）

一

文在介绍 日 本陆军省 派 员 来华留 学 时也

曾提到
“

年 月 陆军 少尉向郁和中尉 美代清元为 军事视察及学 习 汉语留 学北 京
”

，
此外并 未言明 同批到底有几人来华及其在

华的具体情 况 。 究其原因 ， 主要是学界过去仅依赖 东亚同 文会编纂的 《对支回顾 录》等记述 很 少使用 日 本军方等部 门的 原始 档案

史料及时人游记 、书 简 ， 因此对 史实 了 解不 够充分 。

② 由 于明 治政府于明 治 年 （ 月 日 宣 布改行公历 ，将 同年 月 改定为 明治 年 （ 月 日
，

故存在旧历

与公历之别 。 因此 本文中标 注的 年 以前的 日 期 实 为 旧 历 日 期 。 此外 ， 关 于 日 本对 中 国
”

的 相关 历 史称谓 ， 为保 留 历 史原

貌 本文在 引 用 史料记述 时将对
“

清国
”

、

“

支那
”

等用语 予以保留 ，特此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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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身份之谜

据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档案显示 ： 明治 年 （ 月 日
，
日 本明 治政府陆军省下达命令 ，

派遣陆军中尉美代清元 少尉益满邦介 、长濑兼正 、 向郁 军曹中村义厚 、江 田 国容六人来华 。
①

月 日
，
又增派陆军中尉岛弘毅 、

“

少尉试补
”

芳野正常二人
一

同来华 。 耐人寻味的是 两道命令

均对来华 目 的讳莫如深 ，只说
“

有事
”

（原文为
“

御用有之
”

差遣来华 。 至于
“

有事
”

所指为何 则无

具体说明 ，这也给以上几人的身份蒙上
一

层迷雾 。

不过
一

份保存于防卫省 防卫研究所的陆军省核心机构
“

卿官房
”

的档案 ， 则泄露了
“

天机
”

。

据这份当年 月 的档案显示 ，陆军省实际上分类发出 了 三道派遣命令 ：

“

为调查清国 、朝鲜军事 ，

差遣陆军中尉美代清元 、少尉长濑兼正赴清国及朝鲜 ； 为调查清国 、朝鲜地理 ，差遣陆军少尉益满邦

介 、军曹中村义厚赴清国及朝鲜 ；
为调查清国 、朝鲜政事 差遣陆军少尉向郁 、军曹江 田国容赴清国

及朝鲜 。

” ③由于该命令中只有美代等六人 可确认其发布于增派岛弘毅及芳野正常来华的 月

日之前 。 同时 这也清楚地表达了陆军省的真实派遣意 图 ，
即派员调査 中国及朝鲜的军事 、地理 、政

事 。 此外 ， 陆军省还对其调査 内容进行了任务分配 。 分别是 ：第
一

，命令美代 、长濑调査
“

海陆

军兵制队伍组成 该兵队人数 枪炮制作及其作用 弹药精 良与否 全权之将校几人 ， 兵卒

服役之向背 军舰之数量及其马力 吨数 。

”

第二 命令益满 、 中村调査
“

山岳之高低向背 、河海

之浅深源委 、地理城郭之要塞 各地寒暑风雨气候 动植物产 、粮食数量 户数人 口概况

市井形势及各地盛衰 矿 山 水旱 田之品级 地质病害及当 地人之预 防方法 水利 、粮

草 。

”

第三 ，命令 向 、江田调查
“

政体法令民心服否 全权大臣及其品行 官员职务分界及其

员数 租庸调之事 语言风俗人情 会计帑藏 人材之有无 与外国交际待遇之情况 、

条约之精粗 外 国人居 留地情况 商法之办法及进 出 口货物 。

”

④ 以上任务分类精细周详 可

见此次调查并非猝然之举 应是经过了周密的策划与斟酌 。 而其用意亦如司马昭之心
一

看便知是

为 日后发动侵略战事做准备 。 所以 虽名为
“

调查
”

，实为军事
“

侦察
”

。 由此或可将美代等认定为

日本陆军的谍报人员 。

不过 ，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 档案中还收录了
一

份作为对全体人员总要求的 《心得书大纲 》 ， 为

此次派遣增添了 留学的色彩 。 总要求共三条 ：

“
一

、在彼 国欲学彼国之事 必先通 晓彼 国语学 。 故

将以此为最初之专务 。
二

、每人虽皆奉职于 日本陆军 ，但于彼 国在留期间 应随其风俗 著用其国之

常制衣服 。 三 、研究科 目虽为主务 但一切事件全部听从彼地在留陆军少将兼二等特命全权公使山

田显义之指挥 绝无违背 。

”

⑤可见
， 《大纲》首条便开宗明义 ， 明确要求八人在从事相关调查前 ， 必

须以学习汉语为
“

最初之专务
”

。 换言之 他们有别于
一

般的谍报人员 ，须在华进行汉语学习 。 那

① 歷史 資料七 夕
一

）
、 美代 中尉外五名 清 国 被差遣二付旅 费等支給方 達

（ 国立公文

書館 ） 。

② 歷史資料七 夕
一

） 、 烏陸軍 少尉外
一名 同上 （ 美代 陸軍 少尉外五名 同 国、差遣 ） （ 国 立

公文書館 ） 。 笔者按 ：
此档案名称有误 据档案所记 ， 美代 清元 、 岛弘毅皆 为 陆军中尉 ， 而非 少尉 。

③ 歷史資料七 夕
一

）
、
清国 朝鮮 軍事 等取調 被差遣乃事及心得 書纲案 心

得書条 目 案 （ 防衛省防街研究所 ） 。

④ 歷史資料七 夕
一

） 、 清 国 朝鮮 軍事 等取調 被差遣乃事及心得 書綱案 心

得書条 目 案 （ 防術省防衛研究所 ） 》

⑤ 歷史資料七 夕 、 清国 朝鮮 軍事等取調 被差遣 事及心得 書綱案 心

得書条 目 案 （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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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 是否也可将其视为 留学生呢 ？

就
“

留学生
”

及
“

留学
”

的概念而言 ， 较具代表性的是 日 本学者权藤与志夫所做的界定 。 他指

出
“

所谓留学 是指跨越国境到外国之教育机构学习这一与个人教育过程相关的现象 ， 同时也指

由作为传递者的 留学生将一国文化传播至他国 的文化现象 。 留学 ，是出于教育性 目 的进行国 家人

员交流的一种形态 。

”

即 留学行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可分解成 出 国求学 的个人行为 、 以之为中介

的文化传播现象 以及以求学为 目的的教育交流形态三个维度 。 相应地 其行为主体便可称为
“

留

学生
”

。 总之 只要某国人符合出国进行
一

段时间学习这一条件 就可被称为
“

留学生
”

。
②

由此看来 虽然由于时代的特殊性 ’
美代等来华时中 国 尚无近代意义上的学校教育体系 ，更无

接收留学生的专门机构 这使其
“

留学
”

的内涵及具体形式与当今学校教育制度下的 留学生有很大

差别 。 但因其在华有学 习计划 且在华期间确实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学 习汉语及风俗 ，故此符合
“

留

学生
”

的认定标准 。 此外 在美代等抵达上海后 ，
日本驻上海领事品川忠道曾于 年 月 向外务

省发 回信函 其中提到
“

陆军中尉美代清光 （ 原文如此
——

笔者按 ） 以下七名为 留学 奉命来到清

国
，前月 二十三 日抵达

”

而《对支 回顾录》在为八人之
一

的向郁作传时亦直言其
“

为军事视察及

支那语研究赴清国北京留学 。
④ 可见

， 日 本方面也将其认定为留学生。 总之 ，美代等可被视为陆

军省派遣来华的首批留学生 。

那么 这是否又与其
“

间谍
”

身份矛盾呢 ？ 其实 ， 由于时局复杂 ， 明治初年由 日 本政府派遣来华

者大都具有多重身份 ，很难以
“

留学生
”

或
“

间谍
”

为界泾渭分明地分类 ，
且各种身份间也并不是非此

即彼 、彼此不容的 。 虽然 日 本陆军省派遣美代等军官来华时有侦察要求 将其视为谍报人员并无不

妥 ，
但在其多重身份中确有留学生的部分 不能简单地因其有谍报行为便予 以否定 。 此外 美代等人

多重身份中的留学生部分 ，
也正是后来 日 本政府正式对华派遣留学生制度的雏形 。 所以 与其纠结于

身份性质界定 不如姑且将之作为
“

留学生
”

而关注其在华经历。 因为其所见所闻及所有遭遇 ，很可

能是同时代来华留学者的共同体验 。 关于美代等八人的个人信息及在华行踪情况 整理列表如下 ：

年军方首派留华学生
一览表

序号 姓名 出生地 军衔级别 奉命 曰期 来华 曰 期 抵沪 期 抵津 曰期 抵京 曰期 离华 期 抵 曰 曰 期

美代清元 萨摩 陆军中尉

岛弘毅 松山 陆军中尉

益满邦介 萨摩 陆军少尉 丨
丨

长濑兼正 萨摩 陆军少尉

向郁 长州 陆军少尉

① 榷籐与志 夫編 『世界 留 学
——現妆 課題 』 、東信堂 、 年 、 頁 。

② 此外 ， 从词 冴 上看 ，

“

留 学
”

及
“

留 学生
”

两 个汉语名 词从最 含义发展演艾 并 固定成 为近代 的 专有名词 ，

经历 了
一 个漫长

的过程
。

“

留 学 一词最 在 中国 古藉 中 虽 不鲜见 但 两 字连 用都 只 取字 面 意思 ， 即 留 下来继续 学 习之意
，
并非约 定俗成 的词汇 。

自 公元 世纪开始 ， 日 本掀起全面 学 习 中 国又化的 留唐 （ 隋 ） 热 时一 些 日 本人随 曰 本使 臣来华并长期 留在 唐朝 ， 于是他们便被

称 为
“

留学生 （
僧 ）

”

，即取
“

留 居域外集 中学 习 （ 者 ）

”

之意 ， 并成为专有名词 。 不过 ，
随 着 年 曰 本正式 决定停派遣唐使

， 来华 曰

本人数量铣成
，

“

留 学 生
”
一

词 也次出 国人视野 。 而其重新于 中 国近代使用 ， 则 是来 自 日 本的影响 。 明 治维新后 ， 日 本全 面学 习 西

方 文化 、 积极派遣 学生 出 国 留学 ， 而该群体被 店称 为
“

留学生
”

。 随后 ， 这一说法 经中 国 留 日 学 生传入 中 国 国 内 ， 并得以广 泛使 用 。

参见刘集林 《从
“

出 洋
”

、

“

存 学
”

到
“

留 学
’
’
——晚 清

“

留 学
”

词 源 考》 ， 《广 东社会科 学》 年 第 期 。

③ 歷史 資料七 〉夕
一

） 、明 治 年 月 品川 上海領事 清 国 留学拝命者 行動 二 関十 §

在上 海领事 上 乃 書翰拔書 （
防衛扃 防術研究所

） 。

④ 東 同 文会编 『对支回顧錄 』 下卷 （ 明 治百年史叢書 第 卷 ） 、原 書房 、 年 、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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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姓名 出生地 军衔级别 奉命 日期 来华 日 期 抵沪 日 期 抵津 日期 抵京 日期 离华 日期 抵 日 日 期

芳野正常 长崎 少尉试补

中村义厚 萨摩 陆军军曹

江 田 国容 萨摩 陆军军曹

说明 ：
本表综合参考 曰本 亚洲历 史资料 中心收录的 外务省外 交史料馆 、 防 省 防卫研究所 、 国立公文书 馆档 案 ，

以 及东 亚 同 文

会编 《对 支回顾 》 中八人之列 传 而制成 ， 日 期均 为 公历 ， 斜线为 不 明 之处 。
此外 ，芳野正常军衔级 别全称 为 味军 少尉试补 。

二、 在华经纬

关于美代等八人来华的具体经过 ，除上述品川忠道信中提到 的
“

前月 二十三 日 抵达
”

上海外 ，

档案中别无其他详细记载 。 不过
，
由于八人为 日本较早派遣来华者 ，且多人随后又参与到 日本对华

军事侦察中 ，在近代 日 中关系史上占有
一

席之地 故此《对支回顾录》专为八人作传 （ 以下简称 《某

某列传》 ） ，成为了解其在华经历的重要资料 。 关于其来华细节 ， 多篇列传的记述较为一致 ， 即

年 月 日 先期接到来华命令的六人并未立即 出发 而是与 月 日增补派遣的两人
一

同于

月 日从东京启程 ，同 月 日抵达上海 。 这
一

日 期也与品川的记述吻合。 随后 ，
八人并未如首批

留华学生那样立即北上京津 ，而是
“

暂时客居沪上 见学 习俗 待明 治 年春解冻后再由 海路赴天

津
”

。 即 因冬季结冰 ，
不便行船 八人便暂 留上海熟悉 中 国的风俗习惯 计划来春解冻后再北上

京津 。

除了冬季不便行船外 八人迟迟未北上进京或许也与当时尚无 日本公使在京有关 。 就在一行

启程前 日 ，外务卿 寺岛宗则在答复陆军卿就八人来华问题请求发放许可时 回函说 ：

“

此时尚无 日

本驻华公使驻扎北京 或多有不便 但有驻上海领事品川忠道在沪 ，
不久也将派公使赴京 ……故如

欲游历内地 ，
可依领事之力所及予以协助 ， 如欲进入北京 可等公使渡清后 。

”

③其 中所述无公使在

京一事 ，具体情况如下 ： 年伊达宗城使团来华与清政府签订《中 曰修好条规》 ，其中第四款便规

定
“

两国均可派秉权大臣 ，并携带眷属随员 ，
驻扎京师

”

，
是为两 国互派公使之依据 。 日 本政府遂于

年 月 日任命外务卿副岛种臣兼任 日 本首位驻华公使④ 但副岛并未立 即赴任 。 其间 日本

曾派柳原前光来华 以条约有不妥之处为由要求修约 但遭到李鸿章断然拒绝 。 日 本既知中方态度

坚决 ，成约不能修改 遂于 年 月任命副岛为特命全权公使来华换约 ，并为同治帝大婚呈递国

书 是为 日 本公使驻华之始 。 不过副 岛醉翁之意不在酒 除换约及呈递国书外 他还有两个更为重

要且不可告人的任务 ：

一

为试探清政府对朝鲜的态度 二为进攻台湾做准备 。
⑤ 至同年 月 与清政

府交涉得到台湾土著族人为
“

化外之民
”

的 口实后 副岛 以为取得 了侵台借 口
，便急于回 国谋划 ，遂

于同年 月 日卸任公使
一

职 于翌 日交由俄国驻华公使倭 良嘎哩代理 日 本驻华公使 ， 自 己便匆

匆返回 日 本 。 直至同年 月 日 ， 日本才又任命曾随岩仓使节团游历欧美 、时任东京镇台 司令长

① 東 最同 文会编 対支回顧録 』 下卷 、
頁 。

② 明治政府外务 省创设于 明 治 年 （ 月 ， 其最高长官称
“

外务卿
”

， 明治 年 （ 月 起改称
“

外务大 臣
”

。

③ 夕 歷史資料七 夕
一

） 、 美代 陸 軍 中尉其他入清 儀二付処分上 申 （ 国立公 文書餚 ）
。

④ 故宫博物 院明 清档案部 、
福建 师范大学历 史 系合编

：
《 清季 中外使领年表 》 ，

中 华书局 年版 第 页 。

⑤ 王芸生
： 《
六 十年 来中 国与 日 本 》 第 卷

，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 店 年版 ， 第 页 。



	
谭 皓 近代 日 本 军方 首批 留 华学 生考略

官的山 田显义担任新任驻华公使 。 前述档案中提到的美代等在华
一

切事务须听从
“

陆军少将兼

二等特命全权公使山 田显义
”

之指挥 ， 即指此人 。 不过 ， 山 田本人无意担任此职
，并未即刻动身来

华 。 至 年 月 日 本爆发佐贺之乱 明治政府遂解除山 田公使职务 派赴九州镇压暴乱 。 总之 ，

至柳原前光于 年 月 来华 出任公使之前 ， 日本最初任命的几位公使或未前往北京赴任 或仅

在京短暂停留
一

直未能将公使驻华常态化 。 寺岛宗则 年 月 所说
“

尚无公使驻扎北京
”

，

正是此事 。 由此看来 ’几人数月 后才 由沪北上进京 ，或许也是听从寺岛建议的缘故 。

关于八人在上海期间的学习生活情况 据品川记述八人
“

滞在中因计划学习北京语 故 已从二

十七 日雇用龚慎甫 每月洋银三十元
”

。 可知他们在抵达上海的四天后 ，便聘任龚慎甫为教师 随

其学习北京官话。 由 于江户时代赴 日 经商的 中 国商人多来 自 南方地 区 所以长崎贸易 时负责担任

翻译的 日 本唐通事所学汉语也多为南京话 、福州话等 （ 其中以 南京话为主 ） ，
而非北京官话。 明治

维新后 中 日交往增多 在与清政府的交涉中 ， 日本发现仅靠南京话交流多有不便 ，
于是开始有意识

地培养北京官话人才 。 这也正是八人奉命来华学习汉语的大背景 。 关于担任教师的龚慎甫 据
一

份落款时间为 年 月 日 的档案显示 ：龚氏 因通 晓 日英两国语言 ，最初由英国驻 日领事馆雇

佣为翻译 年又被 日 本兵库县政府聘用 并因熟悉北京 、天津情况 而在 年伊达宗城来华

缔约谈判时随行。
③ 可见其与 日本方面关系较密切 所以才会担任八人的汉语教师 。

关于八人后来的经历 档案中记载有限 ， 而《对支回顾录》 中的记述也过于笼统 ’ 就其具体何时

来津 、入京等问题都语焉不详 。 而一本 日本来华僧人的游记《北京纪游》成为揭开谜底的钥匙。 作

者小栗栖香顶 （

—

，号八洲 、莲舶 ， 日 本净土宗东本愿寺僧人 。 他因提倡 日 本应联合 中 、

印两国同 心协力维护佛法 遂身体力行 于 年 月来华游学 。 至翌年 月 返 日 ，前后在华一年

时间 。
④ 后来 ，他又将这段经历撰写成《北京纪事》 和《北京纪游 其 中 ， 《北京纪游 》 中记述了他

与美代等八人的交往经过 ，这 为了解八人在华行踪提供 了 帮助 。 据述
“

四月 二 日 ，长崎人芳野正

常
，
在天津赠书曰 ：

‘

邦人八名来津 今 日 进京 ，欲学华语 。 请谋是事 。

’
”

⑤小栗栖此时已在北京 ，

“

赠书
”

即芳野正常从天津的来信 。 从后面的记述来看 信中
“

邦人八名
”

指的就是美代等八人。 而

从
“

来津
”

二字或可推断八人至 年 月末 、 月 初才由沪来津 。

至于芳野正常为何专托小栗栖帮助安排学习汉语事宜 可能源 自 日本驻上海领事品川 忠道的

引荐 。 小栗栖前年 月 来华时先到上海拜见 了品川 ，并经其交涉从苏淞太道沈秉成处得到 了护

照
，随后北上进京 所以八人应是在沪时从品 处得知小栗栖在京学习汉语的消息 。 此外 《 岛弘

毅列传 》提到小栗栖为
“

在燕唯
一之邦人

”

⑦ 别无其他 日 本人在京 ，
所以芳野才会求助小栗栖代为

“

谋事
”

。

在上述 月 日 记录后 ，游记接着记述 ：

“

（ 四月 ） 十
一

日
， 美代清元 、中村义厚 、岛弘毅三氏来

见 。 三氏皆陆军少尉 。 余惊喜 殆为面亲 旧之念 。

”

⑧据 《美代清元列传 》记述其
“

由海路赴天津大

① 故官博物 院明 清档 案部 、福建师 范大学历 史系 合编 ： 《清季中 外使领 年表 》 ， 第 页 。

② 夕 歷史資料七 〉 夕
一

） 、 明 治 年 月 品川 上海領事 清国 留 学样命者 行動 二 開 石

在 上海領事上 乃 書翰拔 書 （ 防街省防衛研究所 ）
。

③ 歷史資料七 夕 夕
一

）
、 随行支那人龔慎甫同上 （ 長英外三名、 資金金支給 ） （ 国 立公文 書

館
）

。

④ 東 同 文会编 对支回顧録 』 下卷 、 — 頁 。

⑤ 小栗栖香顶著 ，
陈继东 、 陈力 卫整理

： 《北 京纪事 北京 纪游》 ，

“

八十四 见邦人三氏
”

条 ， 中华书局 年版 ， 第 页
。

⑥ 東 同 文会編 『 纣支回顧録 下卷 、 頁
。

⑦ 東丧 同 文会編 『 对支回顧錄 下卷 、 頁
。

⑧ 小 栗栖香顶 ： 《
北京纪事 北京纪游》 ，

‘ ‘

八十四 见邦人三氏 条 ， 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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沽 ’随后坐船赴通州
”

，
可知美代 、 中村 、岛三人来京路线是先从上海走海路前往天津大沽 再经水

路到通州 ，并于 月 日抵达北京面见小栗栖 。 随后
“

十三 日
，为三氏东西求寓 ，才得西床胡同法

源寺 。 客房颇伟丽 一

月 房钱一百四 十吊 。 十六 日 ，与三氏移居
”

。 即小栗栖为美代三人在法源

寺谋得住处 ，并于 月 日 与三人一同搬入。

此处言及房钱 ，有必要对美代等人的经济情况加以介绍 。 关于八人的来华补助金额具体多少
，

很遗憾尚未找到相关记录 。 不过 ，现有
一

份几人来华旅费补助档案 其中记录 了给予陆军少尉益

满 、长濑
“

横滨至天津间上等船费百二拾元 ；横滨至天津间津贴二拾八元二拾五钱 ，
即二十五天每

日
一元拾三钱 。

”

给予陆军军曹江 田 国容
“

横滨至天津间 中等船费七拾元
；
横滨至天津间津贴拾九

元 即二十五天每 日 七拾六钱
”

。
③ 不难想见两者金额差异缘于军衔之高低 。 而与两年前首批留华

学生来华时大藏省规定的
“

横滨至上海间船费及食宿杂费 ：洋银百四十五元
”

相比④ ， 陆军省的旅费

待遇与之基本持平 ，若排除物价波动等因素 两者并无本质差异。 所以 或可进
一

步推测其在经费

补助上与首批留华学生基本相近 年额洋银 元上下 。 不过 ，
八人曾

“

因滞在期 间教师费 、餐费

等诸费意外价高 以致旅费短缺 遂申请增加补助
”

⑤ 加之 ，八人还曾 向 日 本驻华公使馆借款 ，如陆

军省明治 年 月 的记录中记述美代八人向 日本驻华公使馆借 元 分 ，业已还清 但此时已

是八人归 国四个月之后 。 所 以 或可推测对于美代等来说 ，
经费补助并不充裕 。

游记继续记述至
“

六月 廿二 日 ，邦人四名来京 。 曰江 田 国容 ，
曰长濑兼正 二人萨摩人。 曰 向

郁 长州人 。
曰茅 〔芳 〕 野正常 长崎人 。 皆同寓法源寺 。

⑦ 可知 前次 月 美代三人来京时 其余

几人并未同往 。 这与《江田 国容列传 》记载的在美代三人赴京后 ，
江田等四人继续留在天津学习汉

语的情况相符 。
⑧ 此外 ，该列传还记载虽然初抵天津时在津 日本人只有 中岛 喜左卫门一人 ，但后

来品川 忠道来津开设了临时领事馆 柳原前光 月 末来京途中也曾去过此处 ， 即 日本人在津已有落

脚之处 。 或可推测几人因 巳适应了天津的学习生活 ，才未急着与美代三人
一

同进京 但后来中 日 间

围绕
“

牡丹社事件
”

的交涉增多 ，几人为掌握最新消息才决定前往北京 。 据游记可知 ，
江田等四人

最终于 月 日抵京 并与美代等同住法源寺 。

上述记录只提及八人中有七人到京 ，但益满邦介不知去 向 。 关于这一点 《益满邦介列传 》 的

记述也存在问题 。

一

方面 仅提到在美代三人赴京后 ，
益满等两人留在天津学习汉语 ，并于同年

月接到归国命令 月 回到东京⑩ ’而对其后来是否前往北京却只字未提 ；另
一

方面 ，
所谓

“

益满等

两人
”

留在天津学习汉语的记述也与实际人数不符 。 由 于尚未找到其他记录 ，
无从得知益满的具

体行踪及未与余者同行的原 因 。 不过 年 日 本为侵台设置蕃地事务局 而该局 曾于 同年 月

① 東 同文会编 『 对支回顧録 』 下卷 、 頁 。

② 小栗栖香顶 ： 《 北京纪事 北京纪游》 ，

“

八十五 移居法源寺 条 ， 第 页 。

③
■

歷 史資料七 夕
一

） 、 島 弘榖 御用 儀有之清 国 行被命着 処手 当金及俸給至

急送 来候樣御掛合奉願 （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 》 笔者按 ，
此条档案名称标记

“

島弘鼓
”

为
“

島弘毅
”

之误记。

④ 歷史資料七 夕
一

） 、 小牧善次郎外五人清国 留 学 申付 儀達並旅费 乂 儀往復 （ 国立公

文書館 ） 。

⑤ 了夕 歷史資料七 夕
一

） 、 山 縣 中将 外務省 申越 清 国在 留美代 清元 外 名

费 用 云 々 見込 （ 防衛省 防衛研究所 ） 。

⑥ 歷史資料 七 夕
一

）
、 外務上 御省官 員 清国在留 中備 用 品

（ 防衛省防衛研 究所 ） 。

⑦ 小 栗栖 香顶 ： 《 北京纪事 北京纪 游》 ，

“
一一

五 别饮诸子
”

条 ， 第 页 。

⑧ 東亜 同 文会編 『对支回顧録 』 下卷 、 頁 。

⑨ 年 小栗柄来京途 中也 曾在津见过此人。 参见東亜同 丈会 編 『 纣 支回顧録』 下卷 、 頁 。

⑩ 東亜 同 文会編 『 对支回顧録 』 下卷 、 頁
。



	

谭皓 近代 日 本军 方 首批 留华学 生考略

对当时在华的 日本陆军军官做过统计 ，其中显示美代等八人都在北京 。 可知最迟至同年 月 ，
益

满也来到北京与其他七人会合 。

关于几人在京的生活细节 ，游记 中有些记述 其中两处颇具象征意义。

一

是
“

（ 五月 ）五 日
， 同

岛 、 中村二氏访东江米巷英馆 。

一官人有雅芝 出接 。 余请借览英国钦差大臣所著 《文件 自 迩集 》 、

《语言 自迩集 》 。 曰
：

‘

近 日取之上海 ，
送呈 。

’

公使威氏
”

。 即岛 、 中村与小栗栖三人为借阅时任英

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编写的汉语教材《语言 自迩集 》而来到英国驻华使馆 。 结合 年由外务省派

遣来华留学的濑川浅之进的回忆可知 ， 日 本人在华 留学期间一直苦于没有合适的汉语教材 。 《语

言 自迩集》是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于 年在华任职期间 ， 为来公使馆见 习 的英国人学习汉语而

编写的 。 其内容选材及章 目设计十分精妙 ， 可谓近代汉语教材之翘楚 ，
三人选择该书是很有眼光

的 。 不过 ，该书由于出版于英 国 ， 当时在华流通有限 ，如 年首批来华的几人就未用过 ，至 于后

来是否如使馆官员所说
“

送呈
”

三人
，就无从知晓了 。

另一件事是小栗栖曾与美代等参观清军操练 。

“

（ 五月 ） 十三 日
，
与美代 、 中村 、 岛三氏观演武 。

第一枪队 第二大炮队 第三楣队 第 四长枪队 ，第五刀剑 队 第六短枪队 。 兵勇凡数千 张 氏将之 。

操纵不得其宜 三氏大笑 。 余恐笑声之外泄
”

。
④ 三人大笑虽可理解为军人特有之豪爽性格 ， 但未

免孟浪 且其对清军军队之关注及对其武备落后之不屑 ，亦可见
一斑 。 两件事

一

为求学
一

为观武 ，

一

文
一武 恰显示出陆军省留学生有别于

一般留学生的特殊性。

不过 几位留学生的不谨慎还是引 出
一场不大不小的纠纷 。 据游记载就在观看清军操练的

两天后
“

（五月 ） 十五 日 ，本然来见 ，
曰

：

‘

昨法源寺和尚来敝寺 ，言足下等散钱物 ，招来童男女 ，恐

生大祸 故请其五天内搬移他处 。 本然为前门 大栅栏龙泉寺僧人 ，小栗栖去年 月 到龙泉寺 ，

便跟随其学习汉语 。 两人后来关系很好 ， 由本然与小栗栖通信可知 ， 小栗栖为美代三人在法源

寺谋得住处
一

事 正是由本然从中斡旋⑦ ，所以法源寺和尚才会跑到龙泉寺 向本然告状 。 小栗栖

闻言大惊 料是
“

前 日曹二不敬三氏 ，
三氏吓怒 叱责彼 ，彼是以诬告方丈乎 。

”

遂只是诺诺称是 说
“

告三氏 然后敬答
”

。 但本然后又说 ：

“

囊余面足下
，

一见神契 ， 敝寺僧徒 ，莫不起敬 ， 皆言贵邦有

邹鲁之风 。 三 氏进京 以来
，
皆言系郑卫之俗耳 。 惜乎 足下锐气 亦将挫 了 。

”

小栗栖 自 知此事系子

虚乌有 但又恐美代三人
“

为陆军少尉 年少气锐 ， 勃勃勇气 ， 屠鸡鞭狗
”

⑧
，把事情闹大 ，故而十分

为难 。

但是 次 日小栗栖还是致书本然 ， 明确表达 了态度 。

“

昨枉法驾 ，辱接云笔 。 顶以上人言告三

氏
，
三氏 曰 京 中道路 ，穷人要钱 ，

散则必取 。 前 日 穷人人门 ，亦散钱以施与 。 此人情之常 ，岂有别意

乎？ 然而官人豫知其将奸 使方丈逐之 限 以五 日
，

曰 日 本有郑卫之风 。 国辱莫大焉 ，冤屈莫甚

焉
”

。 从中可知 小栗栖昨晚将此事告知美代三人后 方知所谓
“

散钱物 ，招来童男女
”

实为美代

等向穷人施舍散钱 。 搬迁事小 但不愿受辱 所以坚持事理未明不能搬走 。 随后两人又有书信往

① 歷史资料七 夕
一

） 、单行書 処蕃 始末 甲 戌七 月之五 第 二十 八冊 支局、 支那

在 留 官吏姓名 儀往翰 （ 国 立公文書館 ） 。

② 小栗柄香顶 ： 《
北京纪事 北京纪游 》 ，

“

九十二 访英馆
”

条 ， 第
—

页 。

③ 東 同 文会编 『绕紂支回顧録 下卷 （ 明 治百年 史叢書第 卷 ） 、原 書房 、 年 、
— 頁 。

④ 小栗栖香顶 ： 《
北京纪事 北京纪游 》 ，

“

九十六 观演武
”

条 ， 第 页 。

⑤ 小栗柄香顶 ： 《
北京纪事 北京纪游 》

，

“

九十八 本然 来话 （ 其二 ）

”

条 ， 第 页 。

⑥ 小栗栖香顶 ： 《北京纪事 北京纪游 》 ，

“

十九 见本然
”

条 ， 第
—

页 。

⑦ 小 栗栖 香顶 ： 《北京纪事 北京纪游》 ，

“

九十九 与 书本 然 （其三 ）

’’

条 ， 第 页 。

⑧ 小栗栖香顶 ： 《 北京纪事 北京纪游》
，

“

九十八 本然 来话 （ 其二 ）

”

条
， 第 页 。

⑨ 小栗栖香顶 ： 《北京纪事 北京纪游》 ，

“

九十九 与 书本 然 （ 其三 ）

”条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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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但仍未有结果 。

从小栗栖于 月 日赴雍和宫询问
“

邦人就学于门下
一

月纳饭费多少
”

可知 几人或也有

意搬 出 ，不想招惹是非 。 而对方答 曰
：

“

为余徒弟 不要一钱
”

，
说明搬人雍和宫似也非难事 。 但若

成师徒 在学习 内容及行动上肯定会受到约束 ，这对几位陆军军官来说应是很难接受的 。 《美代清

元列传》也曾记述其经小栗栖介绍得以学习汉语 ，但至于具体拜何人为师 ，是否就是雍和宫僧人 ，

便无从得知了 。 随后小栗栖去五台 山游历 其间虽与本然仍有书信往来 ，但未再提起搬迁一事 。 而

从 月 日 江田 国容四人进京后仍住进法源寺来看 搬迁
一

事巳不了 了之。 小栗栖返京后便准备

回 国 至 月 日 离京时留学生七人从法源寺
一直将其送到菜市口 。

③ 随后小栗栖由 沪返 日
， 月

回到 日本 。 游记至此收笔 再无美代等之记述 。④

此后 中 日关系发生了 巨大变化 。 围绕
“

牡丹社事件
”

，
日 本国 内 主战派渐居上风 陆军大辅西

乡从道被任命为台湾蕃地事务都督 ，
并晋升为陆军中将 于 月 日率军出兵台湾 。 清政府因不

相信 日本会人侵台湾 ，所以反应迟缓 、
毫无防备 致使 日军初尝甜头 ，长驱直入牡丹社地区 。 此时清

政府才如梦方醒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由 闽浙总督李鹤年正式向 日本提出照会 ，要求 日 本立刻撤

兵 同时接受沈葆桢等提出 的
“

防台四策
”

，
开始积极备战 ，并寻求 国际社会调停 。 随后 日 军陷人进

退维谷的僵局 ，致使 日本改变原有计划 ，转为试探和谈 。
⑤ 年 月 末柳原前光来华 经上海谈

判后转赴北京继续谈判 。 月 日 本又任命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大使 ，来京参加和谈 。 中 日 双方连续

激烈辩论数 日 ，仍无结果 ’谈判陷人胶着状态 。

时局 的变动也对留学生的学习生活产生了影响 。

一方面 这给美代等人带来了学 习机遇 。 据

《美代清元列传》记载 ，柳原及大久保相继来京后 ，
北京公使馆聚集了郑永宁 、郑永 昌父子等一大批

汉语人才 这对苦无合适汉语教师的几人来说不失为
一

次学习 的 良机 ’

“

对其达成学习支那语第一

阶段之任务具有很大便益
”

。 另一方面 ，
随着和谈陷人僵局 ，

日本方面预测其十有八九会破裂 ，战

争一触即发 这使得美代等人亦无法安心继续在京学习 。 同时 ，
日本军方也已预判战事不可避免 ，

再留 日本军官在京已为不妥 遂计划将几人撤回 。 虽尚未发现记载撤回命令的档案 ，但据《对支回

顾录》记述 ， 中村收到归国命令后 ，先到天津与在津的益满 、 向郁及江 田三人会合 随后四人结伴于

月 日从上海启程返 日
， 月 日 回到东京 。

⑦ 而岛弘毅也于 月 日 回到东京 。⑧ 此外 档

案 中还记载同年 月 陆军省 向外务省返还岛 弘毅 、益满邦介 、 向郁 、 中村义厚 、江 田 国容等人 的
“

海外通行免状
”

这与以上记述基本吻合 。 总之 ， 由于预计和谈破裂 ，战事将起 ，
至 年 月

末八人中已有五人启程返 日
，并于 月初回到 日 本 。

① 小栗栖香瑣 ： 《
北京纪事 北京纪游》 ，

“

一 二 访洞师
（
其 四 ）

”

条 ， 第 页 。

② 東亜同 文会编 『対 支回顧録 』 下卷 、 頁 。

③ 小 栗栖香顶 ： 《北 京纪事 北京纪游 》 ，

“
一
一

六 过天津
”

条 ， 第 页 。

④ 小栗栖这位 自 费 来华的佛教留 学生并未就此消 失在近代 中 曰 关 系 史的 茫 茫洪流 中 。 年他再 次来到上 海 ，

一手建起

上海 东本愿寺别院 。 这既 出 于其作 为 曰本佛教徒布教海外的个人意愿 ， 同 时也符合 日 本 明 治政府正在 实施 的
“

大陆政策
”

的基本

宗 旨 。 后来他专注于在 华布教 ，
直至 年因 病才返回 日 本 。 可以说 ，

小栗柄在上海开教开启 了 日 本 东 本愿寺海外传教的 先河 ，

在近代中 佛教交流 史 、 中 日 文化 交流史上 占有一席 之地 。 参见曲 晓范 《 日 本佛教徒小 粟栖香 顶与 近代 中 日 文化 交流 （

》
，

王建 朗 、栾景河主编 ： 《
近代 中 国 ： 政治与 外交 》 （ 上卷 ）

，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年版

， 第
— 页 。

⑤ 李理 、起国 辉 《 李仙得与 日本 第
一次侵 台 》 ， 《近代 史研究 》 年 期 。

⑥ 東亜 同文会編 『对支回顧録 下卷 、 頁 。

⑦ 東亜 同文会編 『对支回顧録 下卷 、 頁 。

⑧ 東亜同文会編 『对支回顧錄 下卷 、 頁 。

⑨ 歷史資料七 乂夕
一

）
、外務 大尉野崎弘毅外五名 清 国 帰 朝 二付海外通行 免状返

却
（
防衛省 防街研究 所 ） 。 除 人外 档案 中提到的 第 人是野崎弘毅 。



	

谭 皓 近代 日 本军方首批 留华 学生考略

然而 和谈随后却突然达成 。 清政府最终为息事宁人 ，于 月 日 由恭亲王奕沂为代表与大

久保利通在北京签订了 《北京专条》 ，不仅承认 日本借保护琉球名义 出兵 台湾为
“

保民义举
”

， 甚至

同意赔偿 日本军费 。 这一外交妥协贻害无穷 。 面对 日本在军 国主义形成初期时的挑衅 ， 中 国未能

给予积极有效的还击与遏制 ，
以致养虎坐大 待到 年后不得不与羽翼近丰的 日本开战 最终落得

割地赔款 、

一败涂地的下场 导致华夷秩序的彻底崩溃。 其实 日 本方面对于清政府突然接受妥协也

是始料未及 的 ，岛弘毅等人都是在回到 日本后才得知和谈达成的消息 。 早知如此 ，或许几人就无需

仓促结束留学了 。

除上述 已经归 国的五人外 ，其余三人的情况有些特殊 其中美代和芳野两人因患病拖延了归 国

行程 。 早在 月 日 ，美代为发电报通知 日 本谈判趋于破裂赶往上海① ，抵沪后方知和谈达成 ，

遂又折返回京 ，但在途中染上眼疾 。 于是 ，美代于 月 日 由参谋局 长代理 、陆军少佐桂太郎批

准归国 。
② 不过或因病情变化 美代至 年 月 日 才启程返 日 。

③ 从同年 月 陆军省命令其

向外务省返还
“

海外通行免状
”

④来看 是时他也已 回到 日 本 。 另一方面 芳野早在天津时便 已患

病 来京后 月 中旬经法国公使馆医师诊断为水土不服 。
⑤ 但

一

直未愈 最终于 年 月 日

因病紧急回 国 。 至此陆军省首批派遣来华的八人中 七人业 已回 国 。 最为特殊的当数长濑兼正 。

据《长濑兼正列传 》记载 虽然余者相继归国 但长濑希望继续对华侦察 ，遂归由使馆武倉陆军大佐

福原和胜管理 随后
一

直留在中 国从事谋报工作 。 他遍走 省 直至 年方才回 国 ，前后在华

长达 年之久 。
⑦

三 、 阴谋与得失

以上简要梳理了 日 本军方首次派遣军官来华的原委及其在华 留学经过 但仍有
一些问题萦绕

未解 。 其中较为重要的是 ，陆军省为何此时派员来华 ？ 有何阴谋 ？ 通过派遣 又有何得失 。 以下略

作分析 。

虽然陆军省在派遣命令上遮遮掩掩 但美代等人此时奉命来华之背景 却在一封时人书简 中
一

览无遗 且出现在书简中 的众多人与事也勾勒出 明治初年 日 本军方对华派出谍报人员的
一

系列动

作 。 据这封收件人为池上四郎 、落款时间为 年
“

正月 四 日
”

的书简所记
“

最近 尚无稀奇新闻 ，

只是 自 贵君 出海后 ，美代清元君 、益满邦介君及其他六名 向天津出发 ， 已滞留两月 有余。 料想委细

您也知晓 ，想必欲潜人朝鲜附近 。 且其后儿玉利国君 、吉 田 清贵 〔贯 〕君 、池 田道辉君 、
田中纲常君 ，

① 東 同 文会編 『对支回顧録 下卷 、 頁 。

② 歷史资料七 夕
一

）
、清国在 留 美代清元呼戾伺 件 （ 防衛省防術研究所 ） 。 笔者按 ：

此

条 史料并不 完整 被 曰 本亚 洲历 史资料中心误分 两段 。 史料后 半部分见 歷史资料七 夕
一

）
、村

山葆温泉 出 発届 （ 防街省 防衛研究所 ） 。

③ 夕 歷史资料七 夕
一

） 、参謀局 上 美代 中尉帰朝届 （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 。 笔者按 ：
此条

史料并不 完整
，
为 曰 本亚 洲历 史资料 中心误分两段 。 史料后半部分见 夕 歷史资料七 夕

一

）
、本病

院 上 病 室庇 裏天井造作不都合 二付伺 （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 。

④ 歷史资枓七 夕
一

） 、参謀局 美代中尉 外 名 海外免状相纳件 （
防術省 防術研 究

所 ） 。

⑤ 東亜 同文会編 『
对 支回顧録 』下卷 、 頁 。

⑥ 歷 史资料七 夕
一

）
、 上海領事 ； 芳野正常帰朝旅费 繰換金返辨方 照会 （

防衛

省防街研究所 ） 。

⑦ 東亜 同文会編 『対 支回顧録 下卷 、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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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与贵君赴同国 后成富清风君亦渡海 ， 向 台湾扬帆 。

”

要言之 书简内容可概括为三件事 ： 池

上四郎
“

出海 美代等八人来华并欲赴朝鲜附近 ， 儿玉数人渡海赴台 。

三件事中
，
池上 四郎

“

出海
”
一事 ，是指 年时任

“

外务十等出仕
”

的池上 四郎 连同陆军少

佐武市正干 、

“

外务权中录
”

彭城中平 乔装商贾秘密潜入中 国进行谍报活动 。 他们于 月 日 抵

沪 ，后乘船经芝罘到达营 口
，
在东北侦察数月 ，搜集了关于地理 、风俗 、政治 、军备 、财政等的大量情

报 。 池上与彭城本为外务省官员 ，
之所 以来华进行军事侦察 ，是受时任陆军元帅 的西 乡隆盛指

使 。 西乡本人是
一

个顽固的
“

征韩论
”

者 派遣池上等人赴与朝鲜接壤的 中 国东北地区侦察 ，
实为

日后侵略朝鲜做准备 。

而儿玉等赴台
一

事 当指 年 日本计划侵台之际 大隈重信 、大久保利通制定 《 台湾蕃地处

分要略》九条 其中第八条为
“

遣福岛 九成 、成富清风 、吉 田清贯 、儿玉利国 、
田 中纲常 、池 田道辉六

人先期赴台 人熟蕃之地 ，侦察土地形势并对土人怀柔绥抚 以为他 日处分生蕃时诸事之便
”

。
③ 这

是 日本为侵台正式派遣谍报人员 而其人选也多为 年 日本政府对华派遣的首批留学生 。

以上两次对外侦察 看似一北一南 实则殊途同归 。 明治维新后 ， 日 本对外侵略扩张 的企图 日

趋明显 蓄意侵略朝鲜的
“

征韩论
”

甚嚣尘上 影响较大 。 这也正是池上等人赴东北侦察的背景 。

围绕
“

征韩论
”

，
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意见分歧 ，

不过矛盾的焦点并非
“

征韩
”

与否 ， 只是时机把握问

题 。 两派争执不下 暂时达成妥协 ， 即将侵略 目标从朝鲜移向琉球及台湾 于是才有 了儿玉等人赴

台侦察 。 所以 ，
以上两次对外侦察

，
实属 同一脉络 。 那么 ，在这一脉络演进中 ，美代等人奉命来华侦

察又处于何种位置呢？

日 本军方最早设置对外侦察部 门 始于 年 月兵部省 内设立的参谋局 负责参与谋划机

要密务 、编纂地图并从事谍报工作 。 年兵部省拆分为陆军省和海军省 参谋局也改称陆军省

参谋局
，
至 年又改称陆军省第六局 在原有任务 的基础上 更为侧重平时详细调査地理政事 ，

战时迅速制定军事部署及作战路线图 。 自此 陆军省开始以军事侦察为 目 的向 中 国各地派遣陆军

军官 。
④ 而首批派出者 ， 即为美代等八人 。 年第六局又改回参谋局 并最终于 年 月 发

展成独立于陆军省的参谋本部 成为 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策源地 。 美代等人虽最初由陆军省派遣 ，

但至 年 月 日 改由参谋局管辖 。
⑤ 结合当 时

“

征韩论
”

不断发酵的大背景来看 ， 管辖权的

转移折射出参谋局权力 的扩大 以及派遣军官对外侦察意识的增强 。 此后 日本军方对华侦察的步

伐就再未停止 直至半个多世纪后悍然发动侵华战争 。

由此可见 ，从 日本对外侦察的发展脉络来看 美代等人奉命来华侦察 ，正是 日 本军方对华侦察

活动由军方实权者以私人意愿派遣个别人来华侦察 ， 向军队系统 内有组织 、有计划 、成批派员来华

侦察的转折点 。 换言之 ，美代等人奉命来华侦察实为 日 本军方为谋划对外侵略所迈出 的第一步 。

如果说陆军省在派遣 目的上的遮遮掩掩是 出于掩人耳 目 以进行对华军事侦察的
“

小阴谋
”

，那么此

次派遣实为 日本军方策划侵略亚洲这
一

“

大阴谋
”

的前奏 。

① 「十 二 、
池上 四郎宛 田代 剛作書 簡 」 、木村 秀海 森田雅也 「石 室秘稿 池上四郎家蔵雜記 明 治 年擾乱事 荚 上使応

答記一冊 『
石 室秘稿 』 」 、 『 郵政 考古紀要 』 号 、 年 月 。 原文 中误将书 简 落款时间

“

四月 四 日

”

记作
“

明 治六年四 月 四 日
”

，

“

正
”

与
“

四
”

字形相近
，
实为

“

明 治七年正 月 四
”

之误
。 作者后在池上四郎年谱 中 已予以 更正 。

② 東亜同文会編 『 紂支回顧録 』
下卷 、 頁 。

③ 外務省编 『 日 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 、 原書房 、 年 、 頁 。

④ 山近久美子 、渡迈理绘 「 了厂 力議会 国書館所蔵刃 本軍将校 二 ： 年代 外邦 測量 原因 」 、
『 外邦 因研 究二 二

一

又 夕
一

』 、 年 月 。

⑤ 夕 歷史資料七 夕
一

）
、 清 国在 留 陸 軍 中尉歹 参謀局管轄 卜 又 （ 国立公文書館 ） 。



	

谭 皓 近代 曰 本军 方首 批 留 华学 生考略

此外 ，美代等担负的对华侦察任务 决定他们在华期间兼具留 学生和间谍双重身份 ， 由此视角

或可透视此次派遣之得失 。

一方面 就留学生身份而言 ，
虽然学习 汉语只是实现其侦察 目 的之手

段 但若分析其在华期间各种活动之比例 可知其用于学习汉语及习俗的时间远多于进行侦察的部

分 。 换言之 美代等人更多时候的身份仍是留学生 。 然而 ， 当时在留学生培养上存在的诸多 问题 ，

限制了他们的留学效果 。 第
一

， 留学生缺乏管理监督 。 以前述纠纷为例 虽然过不在三人 ，但其素

行不无孟浪之处 言行举止确实不及潜心向学的小栗栖 。 这也是本然举出
“

邹鲁
” “

郑卫
”

之比的原

因 。 此事可大可小 若无小栗栖从中周旋 ，
任由三人随性处置 ， 当时又无 日 使驻京 是否会闹出更大

的乱子也未可知 。 其实 ，
这暴露出

一

个更大问题 即 日本政府在派员 来华的早期阶段 既于出 国前

无明确章程 ，在华期间又无有效的管理监督 ，致使来华人员基本处于管理真空状态 不仅学习 、生活

全靠 自 己 ， 即便遇到纠纷亦无处可依 。 这一情况在 日 本派遣留华学生之初较为普遍 但在很大程度

上限制 了 留学生活的顺利进行及所能取得的成果 。 第二 ，缺乏合适的汉语教材及教师 。 这虽与当

时中国的对外汉语教育尚未发展有关 但也是作为留学生派出方的 日 本政府不得不考虑之处 。 第

三
， 留学经费不足也是

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 美代等人因教师费用高而申请补贴
一

事说明 ，陆军省

制定的补助标准并不能满足留学生的实际需求 妨碍了通过聘用私人教师学习汉语的顺利进行 。

第 四 ，留学期 限过短也是影响 留学效果的重要原因 。 虽然美代等未满
一

年便被召回缘于应对突发

事件的临时决定 但留学时间过短毕竟限制了其汉语学 习效果 。 综合以上四点 ，
可以想见美代等人

在汉语学习方面很难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 不能不说有所
“

失
”

。 当然后来 日 本政府通过制定 留学

生规程 、增设留学监督 、将留学生安排到 日本在华开办的学校 、增加留学补助及延长 留学期限等举

动做了相应调整 。 首次派遣算是为以后制定 留学生制度和规章积累 了经验和教训 。

另一方面 ，从对外侦察的角度来看 这段经历却意义重大。

首先 ，此次派遣可谓 日本军方成批派遣军官来华侦察 、学习 的第
一

步 。 就在美代等人来华的数

月 后 参谋局又于 年 月 日 第二次派遣军官来华 。 分别是陆军大尉大原金贤 、野崎弘

毅 、东条 （马屋原 ） 务本 ， 中尉石川 昌彦
， 少尉相 良长裕 ， 少尉试补三户庵 及军 曹安藤茂姓共七

人。
② 他们来华后奔赴东南沿海地区的广东 （东条 、相 良 、

三户 、镇江 （野崎 、石川 和福 州 （ 大原 、

安藤 ）
三地③ 一

看便知是为当年 日 军侵台收集情报 。 而其派遣名义也直接定为来华
“

出 差
”

， 并无

学习汉语之要求 ，从派遣军官来华制度发展的角度来看 ，较前次反而有所倒退 。

不过 至 世纪 年代末桂太郎出任参谋本部
“

管西局
”

局长后 这一局面发生 了转变 。 桂

氏曾 于明治初年 自费 留学德国 素有仿效欧美改革兵制 的意愿 。 他 曾提议派遣有
一

定经验的武官

前往各国使馆 了解外国军政制度 ， 收集资料 以为改革建言 。 随后 ， 陆军卿山县有朋采纳了这
一建

议 先后向驻欧美及清国使馆派遣了武官 。 其中 ， 陆军省分别将桂氏派往柏林 将福原和胜派往北

京 ，是为 日本驻外使馆附属武官之始 。 桂氏驻柏林三年之久 专 门研究军政 ，直至 年任满归

国 。 同年 月
，参谋局从陆军省独立 出来 成立参谋本部 桂太郎 出任参谋本部

“

管西局
”

局长 。
④

上任伊始他便亲赴中国考察 ，
回国后基于在华见闻及福原和胜的建议 提出培养研究型军官的重要

性 提议应定期将陆军军官派赴中 国各地 ，
以三年为限 ，其中第一年注重研习汉语 ，第二 、

三年分别

① 了 夕了歷史資料七 夕
一

、 参謀局 上 野崎 少尉 外五名 清国 上 帰 朝 二付 海外通行免状相

纳云 々 申 出 （ 防衡省防衛研 究所 ） 。

② 夕 歷史資料七 夕
一

、 大原陸軍大尉外 六名 清 国 出張被仰付候達 （ 国 立公文書館 ） 。

③ 夕 歷 史資料七 夕
一

） 、 单行書 処蕃 始 末 甲 戌七 月 之五 第 二十 八冊 支局 、支那

在 留 官吏姓名 儀往翰 （ 国立公文書館 ） 。

④ 東 亜 同文会編 対 支回顧録 』
下卷

、

—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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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进行两个月 及四个月 的调查方可 回国 。 该提议最终得到是时转任参谋本部部长的山县有朋的同

意 ，并于 年 月 日派出 人来华 ，分别是步兵大尉志水直 （上海 ） ，大尉大原里贤 、少尉小

泉正保 汉 口 ） ，
中尉岛弘毅 、

工兵少尉山 根武亮 （ 天津 ） ，步兵 中尉长濑兼正 、少尉花坂圆 （ 北京 ） ，

中尉相 良长裕 、少尉岛村干雄 （ 广州 ） ，
少尉 田中谦介 、工兵少尉美代清濯 （厦 门 ） 。 此后又于 月

日派遣工兵中尉伊集院兼雄赴牛庄 并 由赴上海的志水直负责全体人员与领事馆及参谋本部间的

联络工作 ，相 当于担任以上人员的监督
一职①

’是为 日本军方对华派遣研究型军官之始 。

同年 月 日
，
参谋本部又下达命令 派遣柴田晃 、御幡雅文 、关 口长之 、大泽茂 、谷信敬 、平

岩道知 、濑户晋 、原田政德 、小川忠弥 、沼 田正宣 、末吉保马 、
西山谨三郎 人 随后又增补富地近

思③ 、川上彦次 、杉山 昌大和 山 口 五郎太 共 人为
“

清国语学生
”

赴
“

清国 留学
”

，给予每年 元

的补助。 至此
，美代等首批来华者的多重身份 ，被正式拆分为谍报人员 、

研究型军官和汉语留学生

三种相对独立的角色 显示出 日 本派遣军官来华制度的发展 。

其次 ，对美代等个人来说 此次经历也成为其对华侦察的开始 。 虽然美代等人在华时间有限 ，

相较于汉语学习 ，用于从事侦察的时间较少 ，
且综合现有资料来看 他们或未完成赴朝鲜侦察的要

求 ，但八人经此已适应在华生活 ，成为独立进行侦察的谍报人员 。 其后他们大都多次潜人中 国执行

侦察任务 并在后来 日本对外侵略战争中发挥了作用 。 譬如 除了前述在华长达六年 、遍走中 国

省 的长濑兼正外 ， 岛弘毅也于 年再次潜入中 国东北 ，对东三省的政治 、地理 、气候 、军备进行了

七个月 的调查 ，并结合前述池上四郎的侦察成果 完成《满洲纪行 》两卷。 后来 ， 参谋本部正是以此

为底本于 年编写成《支那地志 》卷 上 （ 满洲部 ） ，并于 年 甲午战争之际更名 《满洲地

志 》
④

，成为 甲午战时 日军的重要军事指南 。 而益满邦介于 年亦再次来华侦察 其绘制的部分

中 国地图仍保留至今 现藏于美国 国会图书馆 ） 。 日 俄战争之时 益满又作为步兵第十 四联队队

长 率队参加了对旅顺东鸡冠山炮台的攻击 。 此外 ，即使 岁便病死的向郁 ，在首次留学后亦再次

来华进行了大量深人的调查 。 据竹添进
一

郎为其所作墓志铭记载 ：

“

大 日 本向君讳郁…… 自 明治

六年始航清国 。 于齐于燕于吴越 无岁不裹粮跋涉 。 其 山 川厄要 ，
民情 向 尚 ， 周行博访 ，能得其

详
”

，这形象地描绘出了 向郁作为 日本谍报人员的在华轨迹及所取得的
“

业绩
”

。 总之 来华留学

成为几位陆军留学生后来对华侦察以为 日 本对外侵略服务的开端 。

综上可见 ’
日 本陆军省派遣首批军官来华 兼具留学与侦察的双重性质 ，

既有文化交流的
一面

’

也有为侵略服务的 目 的 ，展现出近代 中 曰 关系史中 的
“

光与影
”

。 如果说 年 日本政府在派遣

首批留华学生时尚无明确的军事 目 的 ，那么此次陆军军官来华 留学则标志着 日本军方通过分批派

遣军官来华留学 、侦察以便为对外侵略扩张服务的 阴谋就此展开 。

〔作者谭 皓 ，
北 京大 学历 史学 系博士研 究生 〕

责任编辑 ： 徐志民 ）

① 東亜 同 文会編 『対支回顧録 』下卷 、

—

頁
。

② 夕 歷史資料七 〉夕
一

） 】 、
文部省 l 語学生徒 】 名清国 語学 生徒 中付 ；

：付通報方 申入 （ 防

衛省 防衛研究所 ） 。

③ 歷史資料七 乂夕
一

） 士族 富地近思本部 二 清国語学生 申付 （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 。

④ 山 室信一 「 文化相 涉活動 軍事調查 植 民地経 营」 、 『
人文學報 卷 、 年 月 。

⑤ 山近久美子 、渡边理绘「 力 議会因書館所蔵 曰本軍将校仁 上 易 年代 外 邦測量原 因 」 、 『 外邦 因研究二 二
一

又 夕
一

』
、 年 月 。

⑥ 東亜 同 文会編 对支回顧録 』 下卷 、 頁 。


